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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 刊

大 观 劳动之歌

苗青 摄

五月啊，劳动者的节日,充满了劳动
者的歌声。劳动者的号子把五月的阳光
叫熟，金色的麦浪起伏成五月最亮丽的
风景。这墨绿与金黄、碱花与汗水铸造
的神圣的节日，从劳动者古铜色脊背上
滚落，凝聚成大地丰收的渴盼！

站在五月的首端，我们看到劳动者
挥舞的手臂，如同阳光里跳跃的音符，打
动了春睡的土地，惊起一层漫漫绿色，长
城内外、黄河两岸，顿时响起劳动者的劲
歌，回荡在亿万劳动者心中，回荡在蓝天
白云之间，回荡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
土地上，震落一树鸟声，在铺红叠彩的早
晨，催开中华民族的文明之花。

劳动者的歌声，是用劳动者的梦
谱写的一曲曲蓝色雄壮、激荡人心的
交响乐。

劳动者的歌声响彻五月的天空，那
鸟语花香，那蓬勃着青春时光的青年人
尽情撒欢，听春潮涌动，激情满怀，以夸
父逐日的勇气去开创现代文明的辉煌。

这是幸福的劳动之歌，歌声赞颂着
中华大家族的劳动之果。满眼的美景，
在新时速飘飞的音符下，欢快地传唱
着，迅速传向神州大地，带着北京的佳
音，捎给忙碌的劳动者生活的希冀。所
以，我们看到铁路工人站成了铁路两旁
迎风欢笑的一棵棵护路卫士，令坚强的
钢轨充满了诗情画意；所以，我们听到
电业工人响彻云霄的劳动之歌，配合着
一声声长鸣的汽笛在春天的轨迹里一
路奔驰，永唱不衰；所以，我们收到了飘
荡在蔚蓝色天空里的音符，那是一个个
普通劳动者自高楼大厦的基础里不断
唱响的丰硕果实的甜美建设之歌……

这是欢愉的劳动之歌，当布谷鸟的
劲翅划过五月的门坎，红樱桃、黄杏子

甜透乡亲们的面颊，劳动的厂房因此而
隆起新的高度。色彩与音响映衬，阳光
与雨丝混合，锻打与淬火交融，以五千
年文明为底色，给飞天和奔月涂上现代
化的色泽！

这是雄浑激荡的劳动之歌，歌声越
过城市的喧嚣，落在了万丈高楼之顶；
劳动者的歌声越过了乡村，在现代化信
息高速公路上肆意狂飙；劳动者的歌声
越过了高山流水，使浩翰的荒原变成了
亩亩良田。响在车间，就迸发着钢花的
四溅、冲击着机床的轰鸣；响在一线，就
雕花着工人师傅隆起的肌肉、紫铜色的
胸膛；响在校园，就烘托着知识的亮光、
交流着书与人的智慧和梦想，将园丁的
汗水，滋润着祖国花朵的芬芳……

这是充满信心的劳动之歌，沭浴着
暖融融的阳光，在汗水务实的路基上寻
道，跃动的思绪总爱穿越广袤的时空，
看呼啸的长龙驱赶着荒凉与寂寞，心中
的歌声经久不息。

哦，这劳动者的歌声啊，是世界上
最美妙、最动人的音乐，唱起来风轻云
舒，听起来山欢水笑。在楼外高楼，在亭
外长亭，挽手并肩，更有那豪情万丈、血
气方刚。劳动者的歌声拍打着逶迤漫长
的海岸线，撞击着改革洪钟的旋律，扣
动着时代的心弦，与共和国的强音共
鸣，与和谐的社会共鸣，奏响了新时代
与时俱进、着眼发展、催人奋进的科学
发展之歌！

劳动，美丽了世界；劳动，美丽了人
生；劳动，幸福着你我他。让我们手挽
手、肩并肩，豪情万丈地唱一首劳动颂
歌，为明天喝彩，为五月高歌！

“哟嗬——哟嗬——哟嗬嗬”！
听，五月在歌唱，劳动者在歌唱。

●西杨庄

劳 动 之 歌

有幸参加了一所学校举办的汉
字听写比赛，在主持人报到“碌碡”、

“辘轳”、“笊篱”、“簸箕”、“连枷”等
等词汇时，绝大多数孩子听后的表
情是一片茫然。这也难怪，不要说在
城里娇生惯养的孩子，就是农村里
那些比较淘气的娃儿，现在也很少
见到这些以前司空见惯的实用物件
了；就连我在听到“笸箩”这两个字
的时候，头脑也稍稍疑虑了一下，并
且由衷地感叹：历史真的如同大浪
淘沙，说不定在哪一刻，好端端的一
个物件便成了过去，掉进了记忆的
长河里，从此再也无法打捞上来。

我之所以对笸箩心有所触，最
主要的原因还在于那份久违的乡情
与亲情。在我们乡下，估约地说，应该
是在二十多年前的乡下，家家几乎都
有一个精致的针线笸箩，它用极细的
藤条精心编织而成，形状比蒸钵要
大，比竹筛略小，里外不仅用桐油仔
细地油过，而且刷了一层紫红的木
漆，既小巧又漂亮，既耐用又实惠。针
线笸箩里一般盛着做女红的家什和
材料，针头线脑、零布散扣、顶针剪
刀、锥子铁钳等等，应有尽有。豫剧
《花木兰》中有一段唱词：“白天去种
地，夜晚来纺棉，不分昼夜辛勤把活
干……咱们的鞋和袜，还有这衣和
衫，千针万线都是她们连哪……”这
曾是当时农村妇女的真实写照。事实
也的确如此，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之
后的农村，广大妇女成为了发家致富
的中坚力量，她们终日忙忙碌碌地操

劳，即使稍有空闲，也会端起针线笸
箩，三五成群地凑在人家的屋檐下或
者村头的树荫里，唠家常，说长短，做
针线。这种其乐陶陶、其情融融的场
景，别提有多幸福与温馨了——只可
惜，这种场景已经定格在过去的印象
里，如今的乡下，留守的多是老人和
小孩，哪里还能见到端着红笸箩款款
走来的姑娘大嫂、婆姨媳妇呢？

母亲曾经也是这场景中活跃的
一员，不过她使用红笸箩最多的时
候，是在晚稻全部收割之后。这个时
节，田里已没什么农活，闲不住的母
亲便夜以继日，开始为我们赶制冬
衣，做过年用的新鞋。尤其是在北风
呼啸的冬天夜晚，我们坐在暖暖的火
桶上，或写作业，或乱翻书，母亲则在
一旁督促着我们学习，手中却并不闲
着，她时不时在红笸箩中翻找着，找
她的针线，找她的顶针，找她的碎布，
找她的剪刀……夜深人静，我们有时
从酣睡的梦中醒来，看见母亲依然
端坐在那里，全神贯注地缝新衣、补
棉袜、纳鞋底、绣荷包……昏黄的灯
光映照着她的脸庞，是那么的专注，
那么的温暖，这份深深的爱意，怎能
不让人想起唐代诗人孟郊的那首
《游子吟》：“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
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
草心，报得三春晖。”尽管那时候我
们还不是游子，尽管那时候我们还
没有真切地体会到母爱有多伟大，
但是这幅《寒夜挑灯夜织图》，犹如
丹青高手的鸿篇巨制，将永远镌刻

在我的脑海里，烙印在我的心灵中。
乡亲们还赋予笸箩一个雅致的

称谓：“粮笸。”很显然，这仍是从实
用主义出发而命名的。稻子收回家，
有谷场可供晾干；棉花捡回来，有竹
帘能供翻晒；而芝麻、绿豆、黄豆等
等农作物，收获的数量都不会很多，
摊在硕大的竹匾里确实有点“小巫
见大巫”的味道。这个时候，扁平形
状的粮笸就能派上用场了，它的容
量比较适中，移动比较方便，如果在
外面再罩上一层薄薄的纱窗，这样
既可以起到晾晒的功效，而且还能
防止鸟雀的偷食，真可谓一举两得。
特别是在过年的时候，母亲会用粮
笸盛满花生、瓜子、糖粑、山芋角等
等吃食，放到八仙桌上，供前来拜年
和 串 门 的 父 老 乡 亲 美 美 地 品
尝。——其实，红笸箩在此刻盛满
的，不仅仅只是丰收的喜悦，家庭的
温馨，更多的是对万家团圆的祝福，
是对美好生活的憧憬！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科技水
平的提升，农家的许多物件肯定将
被收入历史的博物馆，成为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一部分。但我还是殷切
地希望这些弥足珍贵的物件，能够
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用
具，毕竟在它们的身上承载了许多
故事、许多情感，甚至许多灵魂。仅
以红笸箩而言，在我认为，它就传承
着一种艰苦奋斗的精神，一种勤俭
节约的品格，一种宠辱不惊的情怀
——那可是我们的“传家宝”啊！

●钱续坤

笸箩，难以忘怀的“传家宝”

迁住小城，家便成了故乡。故乡
总是缭乱心思。时光匆匆无痕，沧桑
了故乡的岁月世事。望着窗外寒风
带雨，竟然想起老家的那口鹤井。

鹤井就卧村庄的农田中间，面
积约二十多平米。井水甘甜清澈，
如气候逆行，且反差极大。已记不
起多少年，双手没再触碰过鹤井水，
蓦然忆起，余温犹存！

关于鹤井，有个美丽传说：故乡
相邻的天鹅村庄，有座小山丘，名

“天鹅孵蛋”(俗语天鹅布蛋)。某年，
山中一对白鹤惊飞，其中一只被误
伤，飞到大田冲，因体力不支，就此
落下，尔后化成鹤井；另一只飞至鹤
井以东，约一里多地，回望不见同
伴，停下等候，不久化作一座小山，
山形似鹤，双翅展开。

曾有人说，看见一只鹤子，常来
井边喝水，觅食，逗留很久。当我发
现家谱中确实有“飞鹤饮泉”的历史
记载时，瞬间感到几分神秘：凡尘世
事，一切真的皆有来由。

冬天的水，如老虎的嘴，令人惧
怕。其实惧怕的是女人们，洗衣洗

菜怎躲得过水？这时候田畈中心的
那口鹤井，就显得不平常了，它冒着
热气，远看烟雾轻弥，近探水温不
寒。吸引这村那庄妇女们，挑的挑，
拎的拎，赶来围在井边。石埠子经年
搓洗，光滑如玉，已没了糙劲。水质
不会因洗的人多而浑浊，水面看似平
静，实则井底泉眼涌动。一侧缺口水
流，汇入沟渠，常换水质清澈新鲜。

鹤井冬有冬的魅力，春有春的
味道，当繁花小草争宠之时，鹤井就
像被大自然戴了个绿色项链。春风好
事，鼓动井边一小块水草疯长，碧水
清悠悠的托着条条绿丝，随着摆洗衣
服的水浪，荡着秋千。水面柔软无度，
宛若绸缎，微浪层层叠叠，闪着磷光，
若稍有停歇，便成了哈哈镜。

鹤井历年不涝不干，像位端庄
稳重女子，它成了女人们心中一口
宝井。她们每天把鹤井当作集合场
所，边洗衣，边家长里短，聊天说笑
声，与那冬日里升腾的热气，揉在一
起，也揉进了那个年代里。

千百年来，鹤井与小山就这样
“脉脉含情”的两两相望。一只居高

守望鹤井，天荒地老，不变情怀；一
只卧在农田间，不舍离去，用源源不
断的清泉，滋润良田，用温暖善待人
间，闪耀着无边的母性光辉。

有人说白鹤寓意好，给村庄带
来了幸运。

那年，村里请来面匠师傅，开起
了面坊，常常从鹤井取水和面，四个
徒弟悟性好，不久便成了师傅。磨
房里直径一米多的大石磨子，被两
人推着一个劲地跑，人工脚踩筛粉，
叫打椤柜，哐当哐当的，很节奏地敲
打着时光。

老人们常说，是鹤井的水滋润
着村庄人。

时过境迁，鹤井依然，却没有了
曾经的人来人往，笑语相随；农田依
旧，却少了农夫日出而作，耕牛鸣
叫；机械化替代了人工务农，城镇化
建设使农村人口逐步进入城镇。温
婉的鹤井，因此显得有些清瘦单薄，
它像完成使命，卸下重担的老人，安
详地坐在那里，守着它的田地，守着
它的村庄，守着那个口口相传的美
丽故事。

●刘云花

故 乡 的 鹤 井

善于品茶的人古往今来大有人
在，北宋时候的苏东坡和王安石就
都是品茶高手，苏东坡对品茶有着
自己独到的见解，在他看来品茶的
最高心境是“静中无求，虚中不
留。”对茶友和茶具有着很高的要
求，怎见得呢？不妨看一看他的
《扬州石塔试茶》，其中有两句诗即
体现了他的品味：“坐客皆可人，鼎
器手自洁”。坐在一起品茶的朋友都
是自己喜好的有情趣的人，那茶器
和品茶之人也应该是清清爽爽、干
干净净的通道。由此，足可见苏东
坡不愧为品茶达人。然而，毕竟茶
友和茶具对于品茶者来说是感觉和
品位，喝茶者关键还是要能品出茶
中妙味，在这方面，苏东坡较之王
安石，又略逊了一筹。相传，王安
石听说苏东坡服父丧期满，要顺江
而下返京复职，便捎信让他带点长
江中峡瞿塘的水回来泡茶，苏东坡
自然不会推辞，但却被一路景色所
染成兴而返，却忘记了王安石的托
付，待到下峡时陡然想起，便取了一
瓮水带回交差，哪知，王安石用此水
泡茶，喝罢对苏东坡道：“这分明是
下峡之水嘛。”苏东坡见被识破，老
实承认，却又自忖是茶中高手，怎
么就不能品出其中奥秘呢，便虚心
请教：“怎么看出来的？”王安石捻
着胡须道：“品出来的！上峡水性太
急，下峡水性太缓，惟有中峡的
水，缓急相半，水性中和；此水烹
茶，上峡味浓，下峡味淡，中峡浓
淡之间，方才见茶色迟迟未现，故
知必为下峡之水。”一番话说得苏东
坡心服口服。

喝茶关键还是在品，不管好茶
次茶，要有一个好的心境，有时候
还要有一个好的机缘，如此，品茶
才有妙趣。刚来矿上班时，我所居
住的单身职工宿舍附近住着一位老
人，没事时，我喜欢到老人屋里图
个清静。老人挺和善，熟悉后，他
常邀我去他的房里品茶，点上一根
檀木放置香炉里，然后我俩坐在窗
下品茶。那茶是老人从湖北带来
的，据说是庐山脚下的茶，说不上
是什么好茶，味道清淡且有一丝苦
涩，但是，在初冬的黄昏，身在清
静的房里，手捧着一杯暖茶，一抹
淡淡的夕阳穿窗而入，将室内染成
玄妙的金色，此时此刻，我陡然涌
起一股强烈的思乡之情，再看坐在
对面的老人，他一脸平静地眯着眼
睛看着我，我不由地将杯子送到嘴
边又啜了一口茶，那茶便有了一丝
甜甜的味道，就像夕阳的光亮一
般，将我的身心浸润得通透温暖。
至今，每每回想起来，都有一种美
妙的感觉。

去年春天去上海，几位作家朋
友邀我一聚，一位安庆籍在上海工
作的深谙茶艺的朋友，特地带了茶
和茶具赶来，他点上一根细香，用
非常娴熟而又非常精致的手法给我
们泡制了三种价格不菲的名茶，其
中有红茶，绿茶，还有普洱茶。每
泡制一杯茶时，朋友都会双手捧茶
一一送到每个人的手上，让我们慢
慢地品一口，然后问“味道如何？”
那品茶的杯子只能称“盅”，比酒杯
大不了多少，不消一口就能将盅里
的茶喝掉，我只能浅浅地尝一口，
在舌尖上细细地品味着，那茶味一
丝丝地弥散开来，让舌尖发出一阵
阵轻微得只有自己才能够感觉得到
的颤动，使人的神情总是为之一振
——三种茶，三种不一样的品味，
给人三种不同的享受。我和妻子都
是第一次这么品茶，既感觉新鲜，
又有些神圣。而这样的氛围更有一
种文人间的亲切和亲和——尽管我
还算不得文人，不过，这次品茶让
我对茶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和向往。

对于爱茶的人来说，喝茶是一
件舒怡享受的事情，闲暇时，找一
优雅所在，寻三两个朋友在一起品
茶，不失为情趣。宋朝诗人杜耒有
一首诗：“寒夜客来茶当酒，竹炉汤
沸火初红。寻常一样窗前月，才有
梅花便不同。”真正的以茶代酒，还
有一窗的月色，且有梅花暗香来
袭，这样的夜间品茶，真的很美，
令人神往。

总觉得文人之间的情谊是很文
学的，大家交往虽简单却很有人情
味，有时候还能弄出一些让人感动
或很有收获的情调来。前不久，一
位朋友得了一盒好茶，便打电话给
我说要送些与我分享，我不好意思
要，朋友就批评我说“好茶好酒岂
能独享，分享既给了你快乐，我自
己也快乐嘛。”每每想起这些朋友，
总觉得他们也像不同的好茶，让我
品出了他们的美好和真诚。

●杨勤华

茶 趣

蜗牛背着它的小房子，缓慢却自
由地在世界上游走。人们却常常因为
有了一间自己的房子，趴在那里被人

“按揭”，变成不会游历的蜗居者。
螃蟹永远在为对面的来者让

路，举着两把大爪子，就像公民面对
警察举起双手表示没有歹意。然而
人们对这个谦谦君子却有另外的解
释：横不讲理地举着凶器到处横行
八道。弱者得恶名，总有原因，因为
秋日的蟹肉实在美味，食之有味，还
要食之有理。

和平鸽被叫和平鸽，因为它们
在广场上翔飞漫步，一定是和平时
期，没有枪声的惊吓，它们才会在空
旷的广场上，悠闲地陪着坐在长椅
上读书的老人。现在老人不坐在长
椅上看书，而是在广场上像鸽子一
样的起舞。鸽子对这样的广场不知
所措，飞得远远地如避战火。西式
的和平方式，遇到了东方的和平气
象。在东方的史书上，这种和平气
象有专用词：歌舞升平。

在我赶着毛驴去山那边的小煤
窑驮煤的知青岁月。崎岖的山道
上，我有一个诗人的梦想。今天在
我坐上安静平稳的高铁，望着窗外
青山，我觉得如果再骑上毛驴在青

山间漫游，真有诗意。请别以为我
在讲一个公式：毛驴（加减）速度（等
于）诗意。

母亲对我说，你看蚕自己吐出
的丝缠住了自己，这是自找的麻
烦。它用嘴咬开了茧壳，自己解决
自己的麻烦。它就变成另一个模
样，开始长着翅膀的新生活。什么
叫长大了？就是自己解决自己遇到
的麻烦！今天看到三十多岁满脸胡
茬者说“我作为男孩……”以及把胸
挤得像个圆球者说“我们小女生
……”我知道问题不在他们，在于宠
物店里没有蚕。

母鸡是聪明的推销员，它对自
己的产品，在生产出来以前保持沉
默，一旦把蛋生出来了，就在场院里
咯哆咯哆的自我欢叫，让全世界知
道一个伟大的作品产生了！至于后
面是孵出小鸡，还是变成锅里的西
红柿蛋汤，从不去追究。它总是憋
足劲等待下一次生产后的欢叫。我
发现电影商学了母鸡，他们也是在
电影拍完还没有上银幕之前叫得最
欢，上银幕就都哑巴了。

蚊子在叮人以前，总是要嗡嗡
地叫，这是一种宣示，叫师出有名。
人向蚊子学习，飞机轰炸以前总要

搞点动静，发表些声明。后来人们发
明了无人机，不声不响地干见不得
人的事。炸了就炸了，炸了没商量。
青出于蓝胜于蓝，人道高于蚊道。

一群老虎在一起开会，主题是：
凭什么叫我们纸老虎？我们的敌人
该叫什么？争论得厉害。各种提
议：纸人类，纸是他们发明的，还有
纸猪纸狗纸鸡……最后达成的共识
是：肉人、肉牛、肉羊、肉鸡、肉耗子
……实用主义占了上风。

长颈鹿去找整形医生，说这脖
子太长了，想换马鹿的短脖子。河
马说它的身子太笨了，想换斑马的
条纹身。医生说，孩子们，回去吧，
你们是上帝创造的杰作。不要学人
类。人类发明了机器，做出了零件，
也就以为身体的零件换一下好玩。
换零件的人退化为可能换零件的机
器，灵魂就无处安放了。

一肚子墨水，不等于有学问。
我们这个世界常常被一些学问搞得
昏天黑地。就是因
为 这 些 学 用 家 是
会 搅 事 的 墨 鱼 修
炼成精。不信，你
上网查一下，就知
道了。

●叶延滨

面对动物像小学生一样的思考

因为疫情的关系，这个春天的到
来显得步履蹒跚，甚至有些沉重。但
春天的栅门一打开，春的气息扑面而
来。公司苗圃里的西府海棠冬枯的虬
枝上绿芽冒尖，红艳的花蕾缀满了枝
条，一串串像是小灯笼或者小宫灯，
粉红色花瓣以及新绿的小叶，同时在
一棵树上大声地喧闹，色彩绚丽，透
出一股股清香……

西府海棠是诸多的海棠花中唯一
有香味的。清香扑鼻，总引来蜂飞蝶
舞。据说，西府海棠最早繁衍在称作风
水宝地的陕西宝鸡。宝鸡出土过国宝重
器“何尊”，因而西府海棠也有一种先天
的大家闺秀气质。苏轼的“只恐夜深花
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海棠》），李
清照的“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
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
否？应是绿肥红瘦。”（《如梦令》），还有
宋代李子翚的“几经夜雨香犹在，染尽
胭脂画不成。”（《海棠花》）说的都是
它。西府海棠的枝上花蕾饱满，就像
小姑娘的眼睛，水灵、无邪。绽开的
海棠花呈五瓣，外红内粉，比杏花
红，比桃花粉，花蕊嫩黄，浓淡适
中。轻风微澜，花瓣颤动，阳光滚落
满地。树上有花，地上有影，花动影

动，斑驳迷离。
当年周总理居住中南海的西花厅，

每到初春，廊前的海棠就轻轻摇曳，香
气弥漫。周总理很喜欢海棠花。有一年
远在日内瓦，夫人邓颖超特意剪了一枝
海棠，小心翼翼地夹在书本里寄给他，
并在信笺上写道：“我想，你在那样繁忙
的工作中间，看一眼海棠花，可能使你
有些回味和得以休息，这样也是一种享
受。”伟人已逝，但那海棠绽放，含风带
露的情感，总让人萦绕于心。凑巧，我们
公司的苗圃就坐落在敬爱的周总理家
乡淮安市金湖县，这里有“苏北小江南”
之称。周总理故居离我们的苗圃很近，
那里也有植有西府海棠的西花厅，每到
春天让很多人慕名而来，驻足流连。

春日里与海棠为伴，是人生一种
幸福之事。此刻，在我的面前，苗圃
的工人们正沐浴在花的海洋里，紧张
而愉悦地劳作着，他们守护着一株株
西府海棠，为培植西府海棠……施
肥、除草、精心地呵护着。直至把西
府海棠运到全国很多很多的地方。公
园、街道、庭院……我想，只要是西
府海棠的地方，即便那海棠的花期短
暂，但它绽出的也是一树繁花，造出
的是一个声势浩大的春天。

●老铁

与 海 棠 为 伴


